
43

Film, Television and Theatre Review
影视戏剧评论

2023 年 第 2 期

赖声川的《如梦之梦》自2000年在台北艺术

大学首演之后，就以长达八小时的演出时间和

独特的戏剧结构轰动了戏剧圈，同时获得了较好

的市场回馈，2023年再次搬上舞台，再创历史佳

绩。如此长时间的连续性演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

能让观众一直保持盎然的兴致，使观众不因观剧

时间漫长而产生厌倦情绪。《如梦之梦》的舞台

实践证明了它对这一难题的成功克服。其成功的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独特的结构艺术。赖声川曾

说：“结构和素材，包括台词，永远是彼此刺激

成长的——演员在某日提供了惊人的表演深度，

那么结构上就有可能会想办法容纳这个新刺激，

而结构中的许多小节必须随着更动。”［1］本文

试图对其结构艺术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拼贴式结构

拼贴式结构作为一种打破故事线性发展脉

络，对事件进行切割重新排列的结构方式，不仅

常见于小说电影之中，在当代戏剧中也十分常

见。赖声川的《如梦之梦》就是一部多人故事合

集，这部话剧由多个故事情节组成，每一个故事

情节又被切割成多个片段，这样片段与片段、故

事与故事交替展开，最终互相缠绕直至剧终，于

［1］赖声川：《无中生有的戏剧——关于“即兴创

作”》，《中国戏剧》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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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形成线性式拼接结构，于空间上构成平行

式拼贴结构。

（一）线性式拼贴结构

线性拼贴是一种纵向的拼贴结构，是指将不

同时间段的事件衔接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起到对

比或补充说明的效果，这一结构在悬疑电影中

十分常见，如第一个镜头是犯罪嫌疑人在处理尸

体，下一个镜头回放受害者的被害过程，制造悬

念的同时补充了剧情，在一拉一扯之间勾住观众

的情绪。

话剧《如梦之梦》中的时间线跨度很大，从19

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整整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

赖声川将故事主要人物用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标

号，他们分别是刚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

A、与医生A是同一个人但还处于学生阶段没有进

入医院工作的医生B；医生A负责的五号病人A、与

五号病人A同为一个人但还未住进医院的五号病人

B；刚与五号病人B认识的江红A、与江红A为同一

个人但是处于未来的江红B；住在上海医院中的老

太太顾香兰A、与顾香兰A同为一人但还是妓女的

顾香兰B、与顾香兰A为同一人但还在法国的顾香

兰C，在剧本中ABC的排列顺序并不是按照人物年

龄排列的，而是根据人物的出场顺序，这样有助

于观众将剧场时间和故事时间区分开来，减少由

于故事时间线的庞杂带来的错乱之感。

在《如梦之梦》中不同时间段的同一人物经

常被拼贴在一起，如在第一幕第四场中前面是医

生B在和她的堂妹讨论尼泊尔的一种缓解濒死病

人痛苦的术法：自他交换，第五场紧接着是医生

A刚来医院上班的第一天就经受了四个病号的接

连去世，仅存的五号病人也身患当前医学技术无

解的绝症，紧接着画面一转又来到医生B与堂妹

交流的场景，堂妹建议医生B还可以通过听病人

说故事来缓解病人的痛苦，以此引出五号病人的

故事。通过现在和过往事件的相互补充，让故事

的发展更加合理顺畅。

（二）平行式拼贴结构

平行式拼贴是一种横向的拼贴结构，是指将

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不同故事拼贴在一起，此种结

构中发生的故事看似各自独立、平行发展，实则

隐藏着内在逻辑，在同一空间里展示不同的场景

同样能够极大增强艺术感染力。在《如梦之梦》

中，作者赖声川有多处特意将平行式拼贴标注出

来，在第四幕第九场《启示》的开头，介绍完时

间地点人物之后有两行小字，“西南灯光渐亮。

江红B站在五号病人A和医生A旁边，但是他们是

分开的两种空间”［1］，在这里舞台上分为两个场

景，一个是医院中的五号病人A在和医生A讲述故

事；一个是在杜象城堡中江红A和五号病人B向城

堡经理询问画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江红B的旁

白声，虽然五号病人A所处的时空是医院，江红B

和五号病人B所处的时空是杜象城堡，但是他们之

间产生了跨时空对话，五号病人A看似在向医生A

讲述这段回忆，实则又与江红B的旁白声形成了一

种对话，而在另一个场景中，江红A正在和五号

病人B上演病房中五号病人A向医生A讲述的这段

回忆，赖声川用病房中的场景将观众从回忆的故

事中拉回，又用江红B的旁白将观众拉出病房，拉

回现实。平行式拼贴结构不仅能更充分地讲述剧

情，而且消解了情节单调整一的可能性。

在第十一幕第六场《顾香兰之死》中，平行

式拼贴的时空交错感达到巅峰，顾香兰A在和五

号病人B讲述完她的故事之后，她的生命也即将

走到尽头，她将五号病人B错认为伯爵亨利，在

生命的最后她放过了让她恨了半辈子的亨利也放

过了她自己，临终前她对“亨利”讲述大段掏

心话时，顾香兰C和顾香兰B从左右两个舞台走

［ 1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114页。



45

试论赖声川话剧《如梦之梦》的结构艺术

出，她们分别代表着离开妓院前往法国的顾香

兰和离开城堡的顾香兰，她们二人穿着简单的内

衣，光脚相向而立，像两个守护神站在顾香兰A

的病床前［1］，同时右舞台台北病房中和医生A

讲述故事的五号病人A也起身来到顾香兰A的病

床边与五号病人B共同聆听她讲话，这一场将不

同时空的人物聚集在同一个舞台上，将三个时期

的顾香兰放在同一个情景之中，这种方式突破了

传统的平行式拼贴结构，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对顾香兰生命的诠释也更有力量。

二、套层式结构

套层结构即“戏中戏结构”，是指一个完整

的故事情节中包含独立的其他故事，《电影研究

关键词》一书对套层结构下定义时着重突出了文

本之间的镜像映照关系，“套层结构是文本内部

的能指游戏，或者是互相镜映的潜文本。”［2］

在电影艺术中，“戏中戏结构”通常被运用于两

个甚至多个具有相同特性与相似人物关系的叙述

层，这些叙述层看起来相互游离，但它们拥有同

一个需要表达的主题，也因为这一目的性，不同

层次的文本之间通常互为镜像映照关系，它们彼

此折射、互为阐释。

这一结构模式在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中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部剧中第一层是两个

剧团争夺一个排练场地，第二层是这两个剧团

分别排练的剧目，即《暗恋》和《桃花源》，这

两层结构相互对话，引发人们对婚姻和人生的思

考：人生处处是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

人想出去。

《如梦之梦》的套层故事更加复杂，它的外

层结构是一个刚从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为

了缓解五号病人的痛苦，以朋友的身份接近他进

而从他口中听到一个故事，在五号病人的故事中

又牵扯出顾香兰和江红这两个并列的故事。

（一）视点转换与套层结构的形成

《如梦之梦》的每一个故事分界线并没有那

么明晰，时空是交错着出现的，五号病人A和医生

A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又不断拉

回到病房场景，顾香兰的故事也是同样地不断被

拉回，江红的故事交织着现实与回忆，过去的悲

痛和现实的期望穿插着进行讲述，江红A陪五号病

人B去杜象城堡寻找顾香兰时，顾香兰C与伯爵相

识的故事和五号病人B与江红A的故事又形成了一

种时空交错，这三个主干故事最终又一一回撤，

五号病人B告别江红只身前往上海寻找顾香兰，顾

香兰在病房里将她的故事告诉了五号病人B，知道

一切之后的五号病人来到台北病房，并遇到了医

生A，最终所有的喧嚣都结束在病房里，回撤到医

生A听五号病人A讲述这个故事的外层结构里。

《如梦之梦》的套层主要有四层，第一层是

出身于医学世家的医生，她从小就期待着在正式

成为医生前能像哥哥们一样被爸爸叫去书房训

话，听爸爸亲口和她讲一讲医生的使命和人性的

价值，但是爸爸只是无奈地告诉她让她多为自己

想想，于是医生只能怀着疑虑和忐忑的心情迎接

这份工作，并且在工作的第一天就经历了四个病

人的接连去世，她目睹了病人家属的质问和其他

医生的麻木，她无助孤单又迷茫，感觉自己迷失

了方向，直到从堂妹那里了解到自他交换和听病

人说故事这两种缓解病人痛苦的方法，于是医生

开始在五号病人身上付诸实践，五号病人被她的

真诚打动终于愿意讲述他的故事，这一层是整个

剧本的外层故事，视点是刚刚工作的医生。第二

层是五号病人向医生讲述的故事，主要是关于残

［ 1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364页。

［2］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邹赞、孙

柏、李玥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05-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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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人生，五号病人和他的妻子相识于电影院，

并且很快结婚有了一个孩子，看似美满的婚姻却

天降横祸，孩子得了不治之症，无法接受孩子去

世现实的妻子告诉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同性恋，随

后妻子人间蒸发，五号病人也突然发烧，被医生

确诊为绝症，他决定去旅行，在所剩无几的生命

时间里感受世界，在巴黎五号病人遇到了江红，

在异国他乡两个孤独的灵魂很快便碰撞出火花，

这里是五号病人的视点。紧接着通过江红之口我

们听到了第三层故事，一个想和爱人一起偷渡到

东欧寻找发展天地的女孩，在迈出第一步的时

候爱人就死去了，江红一个人在磕磕碰碰中适应

了巴黎，这里的视点转化较为复杂，既有旁听者

五号病人的角度也有当事人江红的角度，江红的

故事镶嵌在第二层故事之中，并随后和顾香兰的

故事并列存在于五号病人的故事之中。江红帮五

号病人查找病因，在吉卜赛人那里找到了线索，

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杜象城堡，经过一系列命定的

指引，五号病人告别江红离开巴黎奔赴上海，去

寻找顾香兰，并在上海病房中得知了顾香兰的故

事，原来五号病人是伯爵的来世，前世的恩怨情

仇让这一世的他一出生便身负着顾香兰的诅咒，

命运在三生石上早已写好，这里的视点又转移到

顾香兰身上。

《如梦之梦》通过视点的转换构筑出一层套

一层的故事，观众随着不同的视角进入不同的故

事，但又因为其他层相关人物角色的插入而产生

间离效果，比如第三幕第四场《“情欲的轮回”

第二回：小公寓》上部分讲述五号病人B和江红

A认识后的相处，江红A告诉了五号病人B一个关

于自己的故事，当观众还沉浸在他们日常生活欢

快的氛围中时，紧接着第三幕第五场《生活》

的开头就是江红B和五号病人A在各自的时空独

白，沉浸在故事中的观众瞬间被抽离了出来，回

到五号病人A和医生A讲故事的病房。

五号病人
年
轻
医
生

江红 顾香兰

图 1  《如梦之梦》套层结构

（二）套层故事展现出的三种生命追寻

探寻生命意义和死亡是赖声川的创作主题之

一，自1994年创作《红色的天空》开始，到2000

年《如梦之梦》的诞生，赖声川对生与死的思考

越来越深刻。《如梦之梦》有三个相互缠绕的主

干故事，围绕五号病人、江红、顾香兰这三个主

人公的经历，为我们展示了三种生命追寻。

五号病人的生活突遭变故，刚出世的孩子夭

折，妻子随后人间蒸发，自己莫名其妙染上罕见

疾病，当前的医学技术无法诊断，死神在道路尽

头清晰可见。但他选择了去旅行，寻找解决病因

的可能。他来到巴黎，遇到了第二个爱人江红，

他们很快相爱了，在巴黎狭窄的小阁楼里度过愉

快的时光，但五号病人并没有被眼前的美好假象

蒙蔽双眼，他知道病魔的诅咒如影随形，在冥冥

之中他受到神的指引，和江红一起去杜象城堡，

看到一幅法国贵族和中国女人的画像，各种线索

都指向画像中的女人，五号病人最终选择离开江

红，只身前往上海寻找答案。面对不幸的人生，

五号病人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在有限的生

命里不断找寻，他一直在争取生命中重要的人和

事，找寻孩子生存的希望，找寻消失的妻子，找

寻治病之方，找寻画中的女人，得到答案后他又

回到巴黎找寻江红，虽然背负着顾香兰对伯爵的

诅咒，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

江红和儿时一起长大的男友想去外面的世界寻

找未来，他们藏在去往东欧的货轮里，几百个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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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在船舱下面，由于船员的疏忽忘记打开气窗，所

有人都死去了，只有江红靠男友为她找到的小洞活

了下来，孤零零的江红被留在了巴黎，像一只孤单

柔弱的小兽被随手抛弃在丛林，她一定遇到过很

多困难和挫折，感受过很多绝望的时刻，但她最终

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她用黏土做一些小船，

在有煞气的地方埋下，她尝试与过去的身份告别。

第五幕第二场《煎蛋的梦》中，那颗蛋反反复复被

打入锅中，但只要蛋黄蛋白大声碰触到热油的一刹

那，［1］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循环，就这样江红不断

重复煎蛋的过程，直到第七次蛋终于继续煎了下

去，煎蛋的历程是刚来到异乡的江红不断与这座陌

生的城市磨合抗争的隐喻，最终她释然了，放下了

过去的悲痛。“我的今天，来自那第七颗煎蛋。我

的整个道路，完全来自那一颗煎蛋下去的那一刹

那，而不是前一颗。如果第五颗蛋就煎成功，我在

想我是不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轨道？那一条道路就不

会走到今天这一步？”［2］江红对生命的思考承载

了太多重量，我们无法预知下一秒的人生，每走一

步都有惊喜或者意外，但不管怎样，每个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时光无法倒流，

我们只能释然面对，在能力范围内做出不会后悔的

选择。

上海天仙阁红极一时的妓女顾香兰，多少大

老板排着队只为一睹芳颜，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

过是一只笼中金雀，渴望有朝一日遇到好心人买走

她。直到有一天，一位痴迷于神秘东方的法国贵族

莅临天仙阁，于是金丝雀的笼门被打开，顾香兰飞

出笼子，跟随伯爵飞往法国，小鸟以为自己从此得

到了自由，伯爵也一直向顾香兰灌输自由的思想，

但又对她的种种行为进行约束，伯爵想把她包装成

一位具有东方神秘气息的艺术家，只允许她画写实

派画作，顾香兰像离家出走前的娜拉，只能做丈夫

的玩偶，虽然顾香兰并没有明确的女性觉醒意识，

但并不妨碍她向命运抗争，她偏爱画后现代的画

作，与艺术家们厮混在一起，最终伯爵认为她无药

可救，上演一出车毁人亡的戏码将顾香兰抛弃在巴

黎。顾香兰从上海的金丝笼解脱又掉入巴黎的笼

中，这个金丝笼更大更华丽也更加残忍，后来顾香

兰发现她被伯爵欺骗了，愤怒又让她掉入了仇恨的

囚笼，她生存下去的理由只有复仇，她在伯爵生命

的最后给予对方致命一击，并把恶毒的诅咒加到伯

爵的来世五号病人身上。顾香兰的一生都在与自己

的命运抗争，在长三堂子里与妓女身份抗争的顾香

兰放弃爱人王德宝前往巴黎，成为伯爵夫人的顾香

兰不想受制于伯爵的摆弄，为了她希望的自由与伯

爵抗争，她这一生都是在无意识的抗争中度过，她

可能没有意识到抗争的意义，但她知道为自己的人

生不向命运低头。

三、回环式结构

回环式结构本是一种故事情节结构，体现在

文本上通常是指在故事结尾又回到了故事开头。

《如梦之梦》受到《西藏生死书》的启发，构

造了三个主干故事，以三则寓言为引，分别是庄

如梦被秦王追杀，被囚禁后开始每天编织梦中世

界，那世界有现实中的山川河流、街市村庄，在

行刑的前一天庄如梦完成了这场梦，永远的住进

梦中的世界；牧羊人妻子失踪，他在寻找妻子的

过程中与别人相爱，但有一天妻子和孩子突发恶

疾双双逝世，牧羊人悲痛之际醒来发现不过是一

场噩梦；一只美丽的小鸟拼尽全力挣脱了华丽的

鸟笼，它开心极了，奋力飞向自由的世界，但第

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在另一个鸟笼中，再一次挣

脱往前飞，但每天醒来还是会出现在不同的鸟笼

［ 1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165页。

［ 2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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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如梦之梦》中的人物作为人的个体，生活

在自己编制的梦中，作为人类的整体，循环在梦

一般相似的轨迹里。［1］

（一）圆形舞台设置

《如梦之梦》的舞台不是传统镜框式舞台，

而是让观众坐在剧场中心，演员环绕观众进行演

出，采取的是四方形环绕结构，莲花池中间的座

位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观众可以跟随演员和场

景的变化旋转座椅，有一些场景还将观众纳入话

剧表演之中，比如话剧开演前全体轮流讲述的庄

如梦的故事，讲到秦王焚书坑儒的场景，莲花池

中的观众就自动被代入到坑中的儒生正在经受烈

火的焚烧，这种舞台设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观众

与演员之间的第四堵墙。

赖声川在他的《创意学》中详细介绍过环形

结构的设计灵感，他在印度菩提迦耶舍利塔下

欣赏了一次转塔仪式，突然获得了对生命与死

亡的参悟，“有些人绕完塔，走了，也有新的

人进来。还有人继续地绕，像生命一样，也像我

正在架构的这一出戏。……如果把观众当作神圣

的塔，让故事、演员环绕着观众，是不是有可能

将剧场还原成一个更属于心灵的场所？”［2］这

样的圆形舞台设置必然是复杂的，处于莲花池中

心的观众只能占很少一部分，而大部分外场观众

只能通过四角的屏幕才能窥见话剧的全貌，少量

居于塔心的观众就像印度正在参加绕塔仪式的

人群，而外围的观众是等待进入的人，这就在

话剧之外也形成了一种回环仪式。饰演2013年版

《如梦之梦》伯爵这一角色的金士杰在体验过一

次莲花池区看戏感受后说：“好像是我走进了

从未进入过的宇宙，有一点心惊，还会突然想到

‘人生’这种字眼，完全消化掉之前想和赖声

川抬杠的心情。尤其是演员围绕在我身边，我将

椅子旋转的过程中，我体会到那种‘仪式的美

丽’……”［3］《如梦之梦》演出后也有人对这

种舞台形式提出质疑，特别是莲花池区的票价高

达两千元人民币，很多人担心导演会入不敷出，

但赖声川用成功的舞台实践证明了具有极大艺术

感染力的话剧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实际上，环

形舞台形式并不是《如梦之梦》首创，在《残酷

戏剧——戏剧及其重影》中，阿尔托就构想过这

一舞台形式：“观众坐在剧场中央，椅子是活动

的，使他们可以跟得上在四周进行的演出，这里

没有一般含义的舞台，所以剧情在大厅的各个方

向展开。”［4］这样的舞台设计能够增强观众的

感知，让他们更快融入其中。“人所共知的是戏

剧的真实依赖于幻觉，人所不知的是戏剧的真实

还依赖于程式。”［5］这是胡妙胜在《充满符号

的戏剧空间》中阐释的观点，戏剧的真实依托于

剧本结构，舞台设计最终还是要回到剧本之中，

对舞台最大限度的利用，恰恰能够充分发挥剧本

的时空，增强观众的现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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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如梦之梦》舞台设置

［1］孙艺珍：《空间·生命——浅析赖声川〈如梦之

梦〉的两种力量》，《东方艺术》2020第6期。

［2］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1，第146-147页。

［3］和璐璐、金士杰：《观众幸福得像大爷》，《北

京晨报》2013年1月17日。

［4］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

影》，桂裕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第86页。

［5］胡妙胜：《充满符号的戏剧空间》，知识出版

社，1985，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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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运的回环

《如梦之梦》的回环式结构不仅体现在舞台

设置上，还体现在它的文化语义之中。话剧中的

人物在故事开演之前，就一起上台默默转圈，他

们的行动是木讷的、冷漠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

的世界里奔波，他们看起来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一

丝牵连，只有当故事展开到他们的段落时，才仿

佛如梦初醒，以话剧角色的身份进入表演。这种

全体演员的大型绕场仪式暗示着每个人都难以走

出命运的怪圈。

无论是五号病人、江红还是顾香兰、伯爵，

他们都各自陷入自己的命运轨迹之中，五号病人

在不断地寻找和失去，在一次次找寻中他发现

自己的命运早已被标上了价码，他背负着诅咒降

世，直到临死前才参透命运。江红不断在失去和

适应中循环，失去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友，身在举

目无亲甚至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她艰难地学会

适应，直到她遇见五号病人，与他坠入爱河，

最终五号病人因为要找寻画中女人也要离她而

去，她再一次失去了爱人，陷入“为什么我们最

爱的东西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也给我们最大的痛

苦？”［1］的循环。顾香兰这只美丽的小鸟从天

香阁的金丝笼挣脱，她以为自己脱离了鸟笼，获

得了自由与新生，但她努力地飞啊飞啊，最终还

是像寓言中的小鸟一样疲惫不堪地发现外面的世

界也处处都是鸟笼。

把视线拉长，拉出个体生命，抽身在众生之

外，看到每个人生来死去不过是游走在各自的

神坛，人们为权利和欲望奔走挣扎，追求想象

中的自由，自以为挣脱了束缚，晃过神才发现

鸟笼的外面不过是更大的笼子。究竟是现实中的

庄如梦去了梦中的世界，还是梦中的庄如梦在现

实中醒来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不

管是故事里的梦，还是梦里的故事，它都是真 

的。”［2］人生如梦，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事

如春梦了无痕，只有心中释然了，才能在梦中

得到永恒的安宁。无论是顾香兰和伯爵的奇遇爱

情，还是五号病人的辗转追寻，惊天动地的爱情

和痛彻心扉的苦难最后都会尘埃落定，落在小小

的烛台上，在有人问及浮生何如的时候，化作一

声如梦之梦的叹息。赖声川在《如梦之梦》中完

全突破了地理和文化的局限，用人类的宏观视角

审视生命的共同羁绊，也使这部戏剧从文化的

“一元美”发展为“多元美”。［3］

四、结语

对于戏剧来说，其灵魂是剧本，如果说情节

是剧本的血肉，那结构就是剧本的骨架，没有结

构支撑的情节只是一摊肉泥，赖声川主张戏剧结

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基于情节、情感的自

由创作。《如梦之梦》中浸染着禅宗文化，但它

不是直接传授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法引导观众

去感受，剧中人物遇到的人生问题，是每一个普

通的我们都有可能遇到的，剧中人物对生命的抗

争、追寻和释然能给予观众自我疗愈的力量。赖

声川在《如梦之梦》中传达出的对生命与死亡的

思考渗透着对人的关怀，这些思想文化意蕴都是

通过以拼贴、套层、回环为主的戏剧结构实现

的。赖声川充分利用舞台时间与空间，用戏剧结

构将观众和演员连接到一起，让表演不只是表

演，更像是一场探寻生命意义的神圣仪式。

［李滨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 1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370页。

［ 2 ］ 赖 声 川 ： 《 如 梦 之 梦 》 ，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9，第10页。

［3］郭蓓：《赖声川话剧〈如梦之梦〉的戏剧创作新

观与文化语义》，《四川戏剧》2019第10期。


